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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建议》提出的新的增
长点，是服务业。

服务业包括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
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是构成新动力
的主要方面。”刘世锦说。

发改委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服务业
对 GDP的贡献提升至历史新高，达到
51.6%，首次超过一半。“估计到 2020年
占比将达到55%以上。其中，生产性服务
业占GDP的比重将从现在的 15%左右
提升到30%左右。”迟福林预计。

在刘世锦看来，新动力在一些新行
业、转型升级、新技术等领域，能够明显
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但在扩大
规模方面作用有限，只要把新的动力搞
起来就可以弥补旧动力的下降是一种误
解。

“显然，新动力带来的经济增长无法
完全弥合旧动力带来的经济下滑。”刘世
锦认为，原来的老动力还有空间，“关键
是在原有竞争领域中找到低效率的洼
地，开放市场、允许竞争、允许要素充分
流动，就能够新增投资，还可以提升投资
效率”。

不管是培育新动力，还是开放老动
力中的“洼地”，都需要改革。

迟福林认为，多年来我国市场开放
的重心主要在工业领域，目前服务业领
域的开放度只有 50%，远低于工业部门
的80%，比如电信业、健康服务业等市场
垄断和行政垄断行业都还没有放开。

2015年前三季度，扣除房地产后的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仅为 24.2%，
其中，全社会需求增长较快的教育、医
疗、文化、养老等服务业领域的固定资产
投资偏低。“北京这么多人口，才几家儿
童医院，投资严重不足。”迟福林说。

与此对应的是，食品安全、产品质量
等方面的监管薄弱。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李克强总理谈到，中国制造能让高铁
飞驰、蛟龙入海，为什么国人还要在海外
疯抢马桶盖、保健药品？

“这说明我们的监管不到位，产品质
量没保证。”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
认为。

“过去三十年是制造业开放的成功，
未来三十年将是服务业开放的成功。”国
泰君安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任泽平对记
者说。当前很多人都到国外消费，说明
我们国内缺的不是需求而是有效供给，
因为我们有各种的管制。

服务业开放与政府改革密不可分。
“最核心的就是化繁为简，放松行政管
制。但是这个太难。”21世纪宏观研究
院研究员谭翊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
然现在行政审批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
但是他曾经就多次遇到，这个项目取消
了，但是另一个项目又出来了。“中国地
方很大，靠中央监督地方，放松审批监
管，很难实现。地方可以巧立各种名目
重新设立另外的审批。”

（据南方周末）

“十三五”的潜台词
“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新的动力和增长点，但如何实现，需要政府容忍短期内的经济放缓，同时破

釜沉舟式地“革自己的命”。

还有一个多月，“十二五”就
要结束，“十三五”来了。2015年
11月3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
称《建议》）。

“五年规划”全称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是国
民经济的长期计划。“十三五”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五年，
该如何向小康“冲刺”，《建议》用
2万余字给出了答案。此次《建
议》共分八章，与过去几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相比，此次采用了一种
全新的篇章布局。第一、二部分讲

未来发展面临的形势、目标和理
念，中间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的
五大发展路径占据了最大篇幅。

《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史
无前例地，《建议》中“创新”被提
及 71次，并且明确写明“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这一提法是第一次在党的
文件中出现。”发改委规划司司长
徐林近日在“新供给2049战略圆
桌会”上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原所长贾康则对记者说，新
常态的“常”要落在升级版上，就
必须以创新为龙头加以落实。

对于创新发展理念的内涵，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杨伟民在11月5日举行的第六届
财新峰会上说，新常态的一个特
征是“新旧增长动力青黄不接”。
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重要的
是科技的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
产业化、商业化，形成一些新的增
长点。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则认
为，以创新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
第一动力，标志着决策者思路的
改变。在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
方式更符合1930年代兴起的“凯
恩斯主义”的框架，即强调经济增
长要从需求端发力，依靠投资、消

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解决总需
求不足的矛盾。

“但凯恩斯主义说到底是个
短期的政策，短期内在消费和出
口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就只好加
大投资，最后就形成现在的局面
——产能过剩、投资效率递减和
债务风险累积。”吴敬琏说，与凯
恩斯主义相反，1970年代兴起的
供给学派，则强调经济的长期增
长动力在于供给端，在于劳动力、
资本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在劳动
力和人口红利结束时，效率的提
升最重要，而要提升效率，只有靠
创新。”

经济增长目标是市场最为关
心的数据之一。对此，《建议》并没
有给出具体的数字，而是提出“十
三五”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0年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2010年翻一番。但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五中全会上提出，下一
个五年经济年均增长的底线是
6.5%。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从过
去的高速增长换挡到中高速。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
一直采用政府主导投资的方式拉
动GDP增长，今天，这一增长方
式已经走到头了。

经济学家王小鲁对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来，我国资本存量与经
济增长率的关系进行研究，他发
现从1978年至2008年，资本存量
与经济增长率的曲线基本重合。
但在2008年以后，资本存量的增
长率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经济
增长率却在逐步下降，两者间出
现了一个“喇叭口”。

和这个现象同时发生的，是
产能利用率在持续下滑，资本边

际生产率明显下降，现在只相当
于 2000年的三分之一。“这反映
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至少说明一
点，就是现在的经济增长放缓，并
不是因为资本投入少了，而是存
在过度投资的情况。”王小鲁说，

“单靠政府搞投资和宽松的货币
政策，已难以为继。”

以投资为动能的经济增长方
式，结果便是产能过剩。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大
户”——房地产行业，库存居高不
下。2015年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
同比增仅 2.6%，远低于往年 10%
以上的增速。三季度房地产开发
投资同比增长-0.57%，增速比去
年同期降低 10.6 个百分点，为
1998年以来首次负增长。

房地产行业的低迷，使钢铁、
家电等相关行业和连带的能源省
份们，都面临巨大压力。

而对制造业增长至为关键的
出口，早已告别几年前年增长
20%的黄金时代。2014年净出口
对GDP增长的拉动为负值，2015

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出
现负增长。

今年 1-9月，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
10.3%，“投资回落比较明显，其
中房地产和制造业回落比较大。”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
世锦对记者说。

从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来
看，已连续44个月负增长。“这就
是所谓的通缩。”刘世锦说，“这是
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由于严重
的产能过剩引起的通缩。”

但是，产能严重过剩的地方，
稳增长的压力更大。“各个地方都
想让别人减，自己却不减。”刘世
锦说，“减产能的问题是中国最突
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接
下来就是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

金融风险集中体现在政府部
门的债务风险。2008年之后，中
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明显抬升。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止到今
年 9 月末，国有企业负债总额

776827.6亿元，较8月末暴增5.93
万亿元。有分析认为，这是政府债
务向企业债务发生了转移。

财政部 10月份公布的截至
2014年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
地方债总额是 15.4万亿元，其中
大多是 3-5年的中短期银行信
贷。“以银行抵押贷款为主体的债
务，与市场发行的债券不同，极易
引发连锁反应。”香港大学教授许
成钢说。

最令人担忧的，是债务风险
传导到金融体系。根据16家上市
银行公布的三季报来看，当前 16
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达 9080
亿元，同比猛增近三成，其中 15
家银行的不良率均出现攀升。

“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成为
新阶段增长转型面临的一个矛
盾。”迟福林说，传统的增长模式
是和过去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但现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如果继续
下去，只能积累更多的矛盾、风
险。

旧的增长引擎面临熄火，但
其惯性仍然极大。“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早在 1995年的第九
个五年计划中就已提出，但二十
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大的改变。

“其原因在 2005年制定‘十
一五’时总结过。”吴敬琏说，当时
引用了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
提出的“经济发展存在体制性障
碍”的说法，“最主要的障碍是，政
府掌握太多配置资源的权力，且
各级政府都把 GDP增长作为自
己政绩的主要表现，将手中的权
力、资源大量用于高增长”。

时至今日，体制性障碍依然

是这次“十三五”规划中要破除的
重点。《建议》称，要“破除一切不
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并且，“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这比“十二五规划”中的“行政体
制改革”更进一步。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发现，
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了四个“教
科书中找不到的反常”，分别是：
经济下行的同时，实际利率上升；
经济下行的同时，劳动力成本上
升；实际利率上升的同时，资本回
报率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
时，发生通缩。

在研究中，白重恩只能用一

个“二元经济”假说对上述四个反
常加以解释，他把中国经济分为
两个部门，一个是“政策扶持部
门”，另一个是投资行为市场化的
部门。

“由于政策扶持部门存在‘软
预算约束’，和经济下滑时的扩大
投资的冲动，导致实际利率和劳
动力成本上升。同时，过度投资和
低效投资，又拉低了资本回报率。
其产生的过剩产能，又导致了通
缩。”白重恩在财新峰会上说。

但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这
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陷阱”。去过
剩产能和通缩，会加大经济下行

的压力，而GDP增长率的过度下
滑是政府难以容忍的，接下来的
经济刺激必然又导致“政策扶持
部门”的扩张。

其结果便是，“非政策扶持部
门”承担利率、劳动力成本高企、
资本回报率低的后果，进一步萎
缩，市场价格信号进一步扭曲，过
剩产能和通缩更加严重。

白重恩认为，走出这一陷阱，
需要政府容忍短期内的经济增长
放缓，通过国企改革、货币政策改
革缩减“政策扶持部门”规模，同
时通过减税、降低社保费率等为
企业降低成本。

新的增长点

旧模式难以为继

恶性循环的“陷阱”

从旧动力到新动力 以创新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标志着决策者思路的改变。

“减产能的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接下来
就是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

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了四个“教科书中找不到的反常”。

多年来我国市场开放的重心主要在
工业领域，目前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度只
有50%，电信业、健康服务业等市场垄
断和行政垄断行业都还没有放开。

“十三五”规划
建议强调，要牢固
树立“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新理念。


